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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夜
讀
黃
心
樹
的
︽
亂
世
書
寫
：
張
愛
玲
與
淪
陷
時
期

上
海
文
學
及
通
俗
文
化
︾︵
上
海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
深
感
博
引
資
料
豐
富
，
論
證
謹
嚴
。
第
二

章
引
述
了
張
愛
玲
一
九
四
五
年
發
表
的
散
文
︽
氣
短
情

長
︾，
指
張
愛
玲
所
用
的
語
言
是
糅
合
了
﹁
新
聞
寫
實
體
﹂
與

﹁
小
報
體
﹂
的
元
素
。

所
謂
﹁
新
聞
寫
實
體
﹂，
黃
心
樹
在
註
釋
中
說
，
是
當
時
上

海
頗
為
盛
行
的
一
種
新
的
文
學
體
裁
，
即
報
告
文
學
。
﹁
小

報
體
﹂
則
是
一
些
﹁
所
謂
主
流
作
家
︵
特
別
是
左
翼
作
家
︶

用
來
貶
低
都
市
通
俗
作
家
的
重
要
性
的
一
個
概
稱
。
他
們
認

為
後
者
的
作
品
中
缺
乏
歷
史
視
角
。
小
報
體
作
家
將
目
光
關

注
在
日
常
生
活
瑣
碎
細
節
上
，
在
左
翼
作
家
看
來
，
這
只
是

取
悅
於
他
們
的
讀
者
。
﹂
又
說
：
﹁
小
報
既
不
入
流
，
小
報

體
則
不
成
器
。
﹂

這
兩
種
文
體
，
是
一
九
九
四
年
五
月
，
柯
靈
和
魏
紹
昌
在

上
海
接
受
黃
心
樹
訪
談
時
說
的
，
至
於
﹁
糅
合
﹂
後
，
成
為

甚
麼
體
？
三
人
都
沒
有
﹁
尊
稱
﹂，
這
或
可
叫
做
﹁
小
報
新
聞

寫
實
體
﹂
吧
。
然
而
，
細
觀
張
愛
玲
的
︽
氣
短
情
長
︾，
﹁
這

樣
的
小
事
也
許
每
天
都
會
在
任
何
一
個
城
市
中
頻
繁
發
生
，

上
海
的
各
家
日
報
和
小
報
都
充
斥

這
一
類
的
瑣
碎
報
道
。
﹂

黃
心
樹
說
，
但
她
卻
將
張
愛
玲
的
文
章
拔
高
為
：
﹁
事
件
本

身
的
內
涵
其
實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呈
現
事
件
的
一
個
特

殊
的
敘
事
框
架
﹂，
這
個
框
架
就
是
透
過
﹁
朋
友
的
母
親
﹂，

從
遠
處
／
高
處
看
來
／
敘
來
。

這
種
﹁
技
法
﹂，
證
諸
當
年
的
上
海
小
報
俯
拾
即
是
，
只
是

出
諸
張
愛
玲
之
手
，
那
自
是
另
眼
相
看
。
六
、
七
、
八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專
欄
文
學
，
便
有
不
少
﹁
祖
師
奶
奶
﹂
的
徒
子
徒

孫
，
在
生
活
雞
皮
瑣
碎
事
件
中
大
書
一
番
。
這
是
﹁
新
聞
寫

實
﹂，
不
錯
；
這
是
﹁
小
報
體
﹂
？
可
不
全
是
，
連
大
報
都
氾

濫
。
﹁
小
報
體
﹂
只
是
一
個
貶
詞
，
貶
斥
這
類
文
章
不
夠

﹁
高
格
﹂。

張
愛
玲
愛
讀
小
報
，
對
日
常
生
活
非
常
敏
感
；
小
事
往
往

透
過
她
的
妙
筆
成
花
。
她
亦
愛
看
電
影
。
我
早
年
看
︽
亂
世

佳
人
︾︵
傅
東
華
中
譯
為
︽
飄
︾︶
便
覺
得
，
張
愛
玲
︽
傾
城

之
戀
︾
靈
感
就
是
來
自
這
齣
當
年
轟
動
上
海
的
電
影
。
︽
亂

世
書
寫
︾
的
引
言
︿
郝
思
嘉
遊
記
﹀，
一
開
首
就
引
張
愛
玲
的

︽
我
看
蘇
青
︾，
將
蘇
青
比
喻
為
﹁
亂
世
佳
人
﹂。
黃
心
樹
說
：

﹁
在
一
座
飽
受
戰
爭
蹂
躪
的
城
市
的
陰
霾
背
景
下
，
張
愛
玲
的

這
種
提
法
將
一
個
清
醒
的
女
性
形
象
置
於
前
景
之
中
，
這
個

形
象
超
越
了
民
族
、
種
族
和
文
化
界
限
。
飢
餓
、
死
亡
、
物

資
奇
缺
、
封
鎖
、
空
襲
、
社
會
動
盪
、
個
人
悲
劇
，
以
及
政

治
壓
迫
全
都
被
推
到
了
背
景
中
去
，
蘇
青
就
這
樣
被
突
出
為

她
那
時
代
的
一
個
傳
奇
，
代
表
了
一
個
歷
經
磨
難
，
頑
強
生

存
，
並
努
力
成
長
的
個
體
。
﹂

張
愛
玲
將
﹁
亂
世
﹂
的
蘇
青
，
看
成
是
︽
飄
︾
中
的
郝
思

嘉
，
黃
心
樹
再
予
﹁
畫
龍
﹂
之
筆
，
點
出
了
張
愛
玲
之
意
，

是
否
貼
切
、
真
確
，
那
還
要
深
入
探
討
。
但
︽
亂
世
佳
人
︾

中
的
男
女
主
角
，
譜
就
的
一
段
姻
緣
，
當
是
張
愛
玲
看
過
這

部
電
影
後
，
有
感
而
發
乎
為
文
。

張
愛
玲
筆
下
的
日
常
生
活
、
日
常
感
觸
，
就
是
所
謂
﹁
小

報
新
聞
寫
實
體
﹂。

說
來
真
巧
，
我
在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剛
在
他

報
發
表
一
篇
評
論
內
地
文
明
缺
失
的
文
章
。

文
中
指
出
內
地
不
守
交
通
規
則
的
駕
車
文
化

太
驚
人
，
並
舉
例
說
在
雙

爬
頭
，
不
准
左

轉
的
地
方
卻
竟
然
左
轉
等
等
。
就
是
在
同
一
天
，

便
在
北
京
險
遭
車
禍
。
原
因
是
右

有
一
車
突
然

穿
出
企
圖
左
轉
，
險
些
兒
與
我
乘
坐
的
小
汽
車
相

撞
，
造
成
車
禍
。

事
緣
在
北
京
東
長
安
街
，
本
來
是
一
條
筆
直
的

通
衢
大
道
，
四

行
車
，
右
邊
的
三
條
車
路
都
必

須
直
行
，
只
有
靠
左
的
一
條
行
車
道
才
可
以
左

轉
。
我
乘
坐
的
汽
車
在
靠
左
的
一

，
準
備
左

轉
，
這
一
條
行
車
道
暢
通
，
但
右
邊
的
三
條
直
行

的
行
車
道
卻
堵
塞
。
靠
左
的
行
車
道
既
然
暢
通
，

我
們
的
車
當
然
稍
為
高
速
前
行
。
右
邊
的
一
條
行

車
道
，
有
一
輛
小
車
大
概
等
得
不
耐
煩
，
突
然
插

入
左

準
備
左
轉
。
事
出
突
然
，
好
在
我
所
乘
的

小
車
司
機
機
靈
，
緊
急
剎
車
，
才
避
免
一
場
車

禍
。
但
我
坐
在
後
座
，
由
於
緊
急
剎
車
，
人
體
向

前
猛
碰
，
胸
部
隱
隱
作
痛
。
司
機
連
連
道
歉
，
我

卻
讚
揚
他
的
機
靈
，
否
則
兩
車
相
撞
，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那
架
冒
失
的
汽
車
左
轉
時
，
還
看
到
那
位

司
機
用
手
機
講
電
話
。

晚
間
再
次
外
出
赴
宴
，
又
碰
到
緊
急
剎
車
，
原

因
是
前
面
小
巴
突
然
停
車
，
可
幸
這
一
次
沒
有
上

午
的
那
麼
嚴
重
。

北
京
的
駕
車
文
化
尚
且
如
此
，
其
他
各
地
的
更

加
不
堪
。
北
京
的
司
機
們
慨
嘆
汽
車
增
長
神
速
，

有
駕
駛
執
照
的
有
好
幾
億
人
，
良
莠
不
齊
，
難
怪

全
國
車
禍
有
增
無
減
，
近
月
涉
及
港
人
的
也
有
多

宗
。據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友
人
日
前
來
電
，
說
中
國
的

佛
山
女
童
小
悅
悅
被
車
撞
傷
，
途
人
均
未
及
時
報

警
救
治
，
終
因
時
間
延
誤
喪
失
寶
貴
性
命
。
此
一

事
件
，
當
地
主
流
中
西
報
章
，
均
以
之
為
頭
條
。

可
見
內
地
的
文
明
缺
失
，
人
性
冷
漠
，
已
引
起
國

際
關
注
。

駕
車
文
明
，
我
曾
多
次
著
文
批
評
，
指
出
國
際

準
則
，
都
是
汽
車
為
行
人
讓
路
，
而
不
是
人
車
爭

路
，
令
人
寸
步
難
行
。
而
魯
莽
駕
車
，
更
是
車
禍

主
因
。
現
在
雖
然
不
時
興
搞
運
動
，
但
我
仍
認
為

要
舉
行
一
次
文
明
駕
車
教
育
運
動
才
好
。

俗
語
有
云
：
﹁
一
個
酸
梅
兩
個
核
，
今

時
唔
同
往
日
﹂。
以
今
時
今
日
的
中
國
，
作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的
中
國
，
其
在

世
界
話
語
權
日
增
。
中
國
總
理
溫
家
寶

稱
：
﹁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對
環
球
經
濟
復
甦
是
挑

戰
。
﹂
他
表
示
中
國
將
會
對
援
助
債
務
危
機
與

大
家
合
作
。
不
過
，
全
球
聚
焦
在
中
國
，
期
望

在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形
勢
嚴
峻
下
扮
演
﹁
救
世
主
﹂

角
色
。
然
而
，
相
信
大
多
數
國
民
面
對
歐
洲
現

時
千
瘡
百
孔
的
爛
攤
子
，
甚
至
可
能
是
無
底
深

潭
，
不
希
望
中
國
太
投
入
援
歐
，
切
勿
輕
易
當

﹁
冤
大
頭
﹂。

希
臘
因
反
對
接
受
歐
盟
援
助
方
案
，
推
卸
責

任
要
人
民
作
公
投
表
態
，
總
理
為
此
付
上
下
台

代
價
。
雖
改
變
公
投
的
決
定
，
但
總
理
位
置
卻

要
易
手
。
過
渡
總
理
由
歐
洲
央
行
副
行
長
帕
帕

季
莫
斯
接
任
，
並
將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
表
面
上

希
臘
政
治
危
機
似
暫
平
息
，
但
經
濟
危
機
卻
非

短
期
可
能
解
決
，
接
踵
而
來
的
是
引
發
起
意
大

利
，
債
息
曾
高
達
七
厘
多
，
環
球
金
融
市
場
再

起
波
濤
，
動
盪
不
已
。
市
場
人
遠
憂
是
如
火
燒

連
環
船
，
下
一
個
危
機
者
會
否
是
法
國
？

其
實
，
當
﹁
歐
盟
﹂
誕
生
之
初
，
對
歐
洲
多

國
文
化
與
背
景
不
同
且
距
離
大
，
經
濟
實
力
相

差
太
遠
的
組
合
能
結
盟
，
實
在
是
異
數
。
組
盟

最
積
極
的
是
歐
洲
火
車
頭
大
阿
哥
德
國
。
當
年

我
曾
笑
謔
之
﹁
且
看
德
國
如
何
拖
引

這
班
窮

親
戚
共
富
貴
哩
？
﹂
不
幸
危
機
出
現
接
踵
引
爆

禍
及
全
球
。
當
年
英
國
沒
加
入
歐
盟
，
今
日
看

來
是
明
智
決
定
。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如
同
美
國
次

按
危
機
所
引
發
連
串
金
融
危
機
，
有
完
沒
完
。

其
實
，
現
實
說
明
，
歐
盟
應
檢
討
要
制
定
﹁
歐

元
退
出
機
制
﹂，
以
穩
定
歐
元
及
環
球
金
融
市

場
。現

時
，
中
國
，
包
括
香
港
的
出
口
大
受
影

響
，
明
年G

D
P

增
長
必
放
緩
，
外
圍
政
治
與
經

濟
不
穩
定
性
和
不
確
定
性
因
素
，
我
們
雖
遠
在

亞
洲
，
然
而
，
全
球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我
們
又

豈
能
獨
善
其
身
而
不
早
作
警
惕
，
預
作
籌
謀
應

付
之
。
香
港
有
豐
厚
儲
備
宜
作
適
度
基
建
或
公

眾
措
施
的
投
入
，
有
助
經
濟
向
前
發
展
，
有
增

就
業
職
位
以
穩
定
社
會
，
增
加
市
民
信
心
。
政

府
官
員
要
作
出
金
融
風
暴
的
應
變
計
劃
，
每
個

市
民
同
樣
要
作
出
風
險
處
理
準
備
。

上
周
在
百
老
匯
電
影
中
心
一
連
兩

天
看
了
電
影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之
︽
尋
找
背
海
的
人
：
王
文

興
︾、
︽
朝
向
一
首
詩
的
完
成
：
楊

牧
︾、
︽
兩
地
：
林
海
音
︾
和
︽
如
霧
起

時
：
鄭
愁
予
︾，
另
外
有
關
周
夢
蝶
和
余

光
中
的
兩
齣
，
全
因
時
間
考
慮
才
沒
有
買

票
。
我
一
個
月
前
已
預
購
了
戲
票
，
後
來

才
接
到
其
中
兩
次
影
後
座
談
的
邀
請
，
但

沒
關
係
，
這
樣
的
電
影
確
實
值
得
購
票
入

場
觀
看
。

幾
位
文
學
大
師
當
然
各
有
文
采
，
但
紀

錄
片
也
有
紀
錄
片
的
拍
法
和
電
影
形
式
本

身
的
藝
術
，
以
電
影
角
度
而
言
，
我
個
人

最
欣
賞
的
是
陳
傳
興
執
導
的
︽
如
霧
起

時
：
鄭
愁
予
︾，
雖
然
六
位
作
家
當
中
我

最
喜
歡
的
是
楊
牧
。
︽
如
霧
起
時
︾
一
片

結
構
嚴
整
，
視
野
也
最
開
闊
，
導
演
把
鄭

愁
予
放
回
台
灣
現
代
詩
發
展
的
歷
史
脈
絡

當
中
，
作
為
同
時
代
一
眾
文
學
工
作
者
之

一
。
作
為
以
個
別
作
家
即
鄭
愁
予
為
焦
點

的
紀
錄
片
，
︽
如
霧
起
時
︾
當
然
也
有
呈

現
鄭
愁
予
的
文
學
成
就
和
個
人
特
點
，
但

沒
有
流
於
偉
人
式
或
歌
頌
式
的
處
理
，
我

覺
得
這
一
點
很
重
要
。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影
片
除
了

作
家
生
平
和
訪
問
，
也
有
演
繹
作
品
的
部

分
，
在
我
所
看
到
的
四
齣
影
片
中
，
有
三

部
都
使
用
了
動
畫
，
效
果
都
很
好
，
︽
尋

找
背
海
的
人
︾
在
動
畫
以
外
也
有
使
用
劇

場
方
式
演
繹
，
惟
︽
如
霧
起
時
︾
沒
有
使

用
動
畫
，
雖
然
鄭
愁
予
是
詩
人
，
但
影
片

中
沒
有
使
用
觀
眾
預
期
的
朗
讀
詩
歌
方

式
，
而
純
以
文
字
配
以
影
像
處
理
，
沒
有

人
聲
朗
讀
，
鄭
愁
予
的
詩
歌
反
而
更
親
近

可
感
，
我
覺
得
這
也
是
導
演
高
明
之
處
。

在
觀
看
這
四
齣
影
片
之
際
，
除
了
思
考

該
四
位
作
家
的
文
學
成
就
，
我
腦
際
不
斷

浮
現
一
個
一
個
香
港
作
家
的
名
字
，
並
一

再
沉
思
，
我
們
也
可
以
有
這
樣
的
電
影

嗎
？
香
港
文
學
的
故
事
應
該
怎
樣
述
說
？

如
何
讓
香
港
的
觀
眾
也
關
心
香
港
的
文

學
？
甚
至
，
如
何
讓
香
港
文
學
的
逾
半
世

紀
歷
史
向
世
界
呈
現
？

《他們在島嶼寫作》隨想

前
輩
好
友
是
安
藤
忠
雄
忠
實
粉
絲
，
擁
有

並
閱
覽
了
大
師
的
所
有
著
作
中
譯
本
，
對
早

前
本
欄
所
載
﹁
安
藤
忠
雄
朝
聖
之
旅
﹂
的
文

章
，
指
點
評
介
了
一
些
擦
身
錯
過
了
的
重
要

景
點
，
聽
她
一
席
話
，
再
燃
重
訪
關
西
之
念
。

聽
前
輩
解
說
安
藤
作
品
的
創
作
意
念
，
如
數
家

珍
，
以
為
她
已
悉
數
參
觀
遊
覽
過
相
關
建
築
，
卻

原
來
安
藤
在
祖
國
日
本
的
作
品
，
她
是
一
個
也
未

曾
造
訪
。
為
報
答
她
的
推
介
解
說
，
我
受
命
策
劃

相
關
旅
程
行
當
，
在
相
距
不
到
六
個
月
時
間
，
與

一
眾
好
友
再
遊
關
西
，
再
訪
大
師
安
藤
。

在
前
輩
的
指
點
下
，
規
劃
是
次
旅
程
是
一
個
愉

快
的
任
務
。
既
有
已
訪
但
未
細
觀
的
建
築
群
，
同

時
加
入
早
前
未
識
的
景
點
，
更
難
得
是
前
輩
在
出

發
前
提
供
大
量
相
關
資
料
，
先
看
文
字
介
紹
，
再

親
身
面
觀
實
景
，
加
上
前
輩
現
場
解
說
，
這
樣
豐

實
的
旅
遊
經
驗
，
是
我
這
個
慣
常
孤
身
上
路
的
旅

者
從
未
有
過
的
。

因
為
旅
程
要
到
的
景
點
分
散
在
神
戶
、
四
國
、

淡
路
、
京
都
等
不
同
地
域
，
這
趟
旅
程
的
另
一
特

殊
經
驗
是
，
在
八
天
行
程
中
嘗
試
了
日
本
多
項
不

同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施
。
航
班
抵
日
的
當
天
，
就

試
搭
了
從
關
西
國
際
機
場
直
通
神
戶
港
的
港
灣
快

船
及
港
口
電
車
，
把
交
通
時
間
縮
減
一
半
，
趕
及

在
神
戶
市
的
首
個
活
動—

—

與
神
戶
牛
扒
的
約
會
。

也
嘗
試
了
久
聞
其
名
、
如
雷
貫
耳
的
日
本
﹁
宅
急

便
﹂
服
務
，
把
五
人
團
隊
的
行
李
由
神
戶
市
遞
送

到
在
淡
路
島
的
住
宿
酒
店
，
使
我
們
可
以
輕
裝
上

路
，
輾
轉
搭
乘
多
程
火
車
、
客
船
、
巴
士
才
能
抵

達
的
藝
術
小
島—

—

直
島
遊
玩
及
住
宿
。
這
些
經
驗

真
實
的
印
證
了
日
本
交
通
運
輸
建
設
的
完
備
，
便

民
無
數
，
非
常
值
得
學
習
。

一趟豐實的旅程

嵇康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我則甚喜攜狗
去趕廟會或去看戲，現在想起卻憶少年行樂處，軟
紅香霧噴京華了。
狗剛抱到家時，還沒滿月。12歲的我正守 火爐

稀裡糊塗地看殺氣騰騰的《水滸傳》。忽然看到一
個毛 團般鬆軟的動物打 寒顫站在紙箱子裡，發
出寥落的吱吱聲，這就是我從姑姑家約好的母狗頭
胎。我弟弟幫我帶回來。我連忙去煮白水雞蛋。狗
不嬌氣，吃了不到10天的雞蛋就能上街跟人跑了。
北方的冬天，蒙霜的房頂閃 熠熠的光，輕盈的

讓人驚訝的金屬色。溫庭筠曾寫人跡板橋霜，這木
葉盡脫的樹林靜寂 ，枝幹像是木然而立的卸甲士
兵。我步行去廟會，雪尚未消盡，狗邁 小碎步，
身上的黃毛微微炸開 ，就像略受潮的年畫上的生
肖狗跑到人間了。
寺廟的繁華是以香火生意為主，這與集市上坦然

無畏的殺豬賣羊的市井交易相比飄逸多了。這朝聖
的熱鬧，最美的還是祭拜用的獅子銅爐上燒了一半
的香燭，銅爐裡的沙子和雪地上都有爆竹隨意的嫣
紅碎屑，佛的慈悲和人世的喜慶都溫吞吞地畫出來
了。我俯下身子歡喜地拾 紅紙片，用手捻成捻
子，再撒到空中，狗就前腳跳起來，用嘴接 ，落
在地上的，它就用爪子抓，翻滾 ，背躺在雪上，
朝天的爪子上沾滿紅紙，甚是可愛。
有人在娘娘廟門前下跪求子，脖子被割開的母雞

綁在新砍的松枝上，翅膀撲稜 ，紅雪被扇起來，
那人於是用手按住雞翅膀，雞動彈不得。狗用鼻子
拱了拱我的褲腳，嗚咽兩聲，跑過去嗅了嗅紅雪，
哀傷又急切地朝我跑過來，像是加急的小火車。我
蹲下來，用雙臂接 牠。牠的頭不停地摩挲 我的
手掌，粉紅的耳朵時而翹起來時而扁平，就像春風

吹過野蕨。
看戲更孤獨。村裡每年都請戲班子駐唱，舞台用

木柱架起來，多則一個月，少則一星期。河南豫劇
連對白都充滿歡騰耿直的力量，主角性格幾乎都是
命運挑斷腳跟，反而格外疾如飛，又是拉家常的熱
切口氣去說似乎輕而易舉的人生，這豁達實在讓人
艷羨。我對舞台上表現主義的樂觀是不感興趣的，
我只願意在拍大腿認同台上的人們中間鑽來鑽去，
狗也寸步不離。
我光臨最多的是戲場外賣棉花糖的自行車，車頭

前綁了一個高高聳立的木棒，外面一層層捲 薄
膜，棉花糖插在上面。我個子矮，仰頭看 ，那無
數的棉花糖彷彿是從雲霄到一直結實簇擁到末端，
像是葳蕤倒插的潔白山茶。有的孩子有零花錢，左
手拿 棉花糖，右手也拿 棉花糖，輕側 頭，舌
頭在棉花糖上一點，輕輕一捲就全部入口了。我只
能乾看 ，看 本來枝枝蔓蔓的車頭離奇而迅速地
恢復原本光禿的模樣。我畢竟不能乞討，便求暖似
地抱 狗，狗用舌頭舔 我的臉頰。有的孩子把吃
剩下的棉花糖芯棍笑嘻嘻地扔在我前面，我很難
受，抱 狗轉身離去了。
書上說最難是風雨故人來，這有些臨水照花添畫

眉人的意思。錦上添花的好都這麼難，更別說是雪
中送炭的好了。
我抱 狗躲在無人的麥秸垛後面，把狗放在地

上，茫然無措地看 狗，我想狗也許會跑開不理我
吧？狗一動也不動，溫厚清潔如嬰兒的眼神看
我，還毫無顧忌地用爪子抓 我已經開縫進了水的
破棉鞋，我哭了。
我最感興趣的是卸妝的後台。台上是敲鑼打鼓忠

孝節義的故事，只要有人接班就永遠大開大合，風

風火火。台後的才是細水
長流平樸謙遜的小人物。
眾多孩子們也用手扒 後
台的木樓梯，嗤笑 ，用
手指點 上面掛 有氣無
力的假紅鬍子，太癱軟
了，這鬍子在台上嘴巴一
吹就是洋洋灑灑，轉身段
的時候也能優美絕倫地飄
起來。那件天青色的戲
服，小楷般的素花，竟然
沾 不小心落上去的胭脂
紅，還有香煙燎的黑乎乎
的小洞。高腳靴，在舞台
上達官貴人的鞋是看不到
的，僕人或者犯人就必須
露出那醜陋的高腳靴。此
時這高教靴都凌亂不堪地
雜放 ，有股逼人的鞋
臭，都是黑鞋面，厚厚的
白鞋底。剛下台的演員過
來呵斥轟趕，眾多孩子們一哄而散。
我為我剛看到的情景感到悲哀，又走了回來。我

一手抱 狗，一手扒 木樓梯。看到一個年輕女子
倦怠地閉 眼，一隻手摳 滿是泥污的腳縫，肯定
是骯髒的高腳鞋所致，另一隻手放在胸部，我伸探
頭才看到，原來她在餵奶，用手摸 嬰兒的頭！

狗忽然不安地叫了一聲，我趕緊跳下樓梯，把狗放
在地上。她往這邊看了一眼，目光帶 某種憤恨和
委屈，看什麼看！看好你的戲就行了！我知道她是
不需要我憐憫的，憐憫是太容易被誤解的詞彙，比
如會與輕視混淆。我也是在多年後才理解她的敏
感，這敏感是把所有的失望覆蓋上皚皚白雪，然後
形成新的無關痛癢的地貌。
我經常陷入呆滯思考的，我因她凋零的眼神，那

別樣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甚至那不知與何人
所生的孩子，我都極其好奇。

我想了半天，一無所得。狗也不見了。我叫喚牠
好幾聲，沒有回應。我站在對 觀眾的戲台子下，
往上看是豹紋般的雲朵，龜裂的天空，然後像是無
煙煙囪般的沉默的樹木，然後是清一色黑乎乎的人
頭，沒有人看到我，也沒有我的狗。我抱 柱子啜
泣起來。我太懦弱，我那時除了等待什麼都不會
做。我等待我的狗突然出現，就像是以前一樣，痛
痛快快地朝我跑過來。我等 ，直到寒氣淪肌浹
髓，戲台休班。有人在揮舞 小火棒，曇花一現的
美麗自燃的小軌道。我想我從那時起便開始認識和
理解失去了，這是大痛之外一種瓷片般的刮，刮到
眼睛會受傷，刮到耳朵會聾，刮到臉會毀容，我不
想被刮到緊要部位。
我坐在那裡用上衣蓋住腳，依然是冷。我姐姐找

到我把我領回家，安慰我說姑姑家還有第二胎狗
娃。我大哭，我再也不養狗了。

小報新聞寫實體

在京險遭車禍

黃仲鳴

客聚

王
海
生
是
誰
？
就
是
七
十
年
代
無

配
音
日
劇
︽
二

人
世
界
︾
男
主
角
的
港
譯
名
字
，
演
員
就
是
當
年
的

﹁
姿
三
四
郎
﹂
竹

無
我
，
女
主
角
是
栗
原
小
卷
，
劇
中

人
叫
麗
子
。
為
甚
麼
提
起
？
因
為
竹

無
我
今
年
八
月

在
東
京
逝
世
，
引
起
網
上
粉
絲
惦
念
，
有
心
人
最
近
更
上
載

了
全
套
當
年
的
劇
集
。

印
象
中
的
︽
二
人
世
界
︾
是
個
浪
漫
愛
情
故
事
，
男
女
主

角
因
買
音
樂
會
門
票
向
隅
而
認
識
，
一
見
鍾
情
，
五
天
後
就

談
婚
論
嫁
，
火
速
非
常
。
後
來
雙
方
都
說
服
了
家
人
，
順
利

結
婚
。
有
朋
友
說
，
這
是
七
十
年
代
式
的
﹁
性
醒
覺
﹂，
言
下

頗
有
﹁
小
兒
科
﹂
之
意
。
最
近
重
看
，
其
實
這
劇
所
謂
的
浪

漫
，
只
是
開
頭
幾
集
的
包
裝
而
已
。
婚
後
的
故
事
，
馬
上
改

弦
換
轍
，
細
說
一
對
小
夫
妻
創
業
的
經
過
。
王
海
生
本
是
大

商
行
營
業
員
，
因
覺
得
工
字
不
出
頭
，
改
行
成
為
小
食
店
老

闆
兼
大
廚
︵
其
實
是
小
咖
啡
店
兼
賣
咖
喱
飯
牛
肉
包
和
賣

酒
︶。
有
甚
麼
比
一
段
攜
手
創
業
的
婚
姻
，
更
能
代
表
那
種
親

密
的
二
人
伙
伴
關
係
呢
？
互
相
扶
持
和
成
長
，
︽
二
人
世
界
︾

這
劇
名
有
多
層
意
義
。

以
前
看
的
時
候
，
並
不
知
這
是
大
名
鼎
鼎
日
本
導
演
木
下

惠
介
的
電
視
作
品
。
後
來
看
了
他
一
九
五
四
年
的
電
影
︽
二

十
四
對
眼
睛
︾，
再
看
七
十
年
代
的
︽
二
人
世
界
︾，
前
者
是

鄉
村
女
教
師
引
領
學
生
成
長
幾
十
年
的
故
事
，
中
間
經
歷
了

二
次
大
戰
，
後
者
是
東
京
都
市
青
年
在
兩
三
年
間
成
家
立
業

的
經
過
，
故
事
和
時
代
背
景
完
全
不
同
，
不
過
細
膩
是
一
樣

的
，
而
七
十
年
代
的
電
視
劇
，
因
為
主
角
都
是
俊
男
美
女
，

加
上
商
業
化
的
都
市
風
情
，
多
添
了
份
流
麗
。

上
一
代
的
日
本
導
演
，
都
擅
長
處
理
二
人
對
談
的
文
戲
。

︽
二
人
世
界
︾
裡
最
好
看
的
，
就
是
王
海
生
和
麗
子
邊
喝
茶
、

喝
酒
、
做
家
務
，
和
在
小
食
店
邊
幹
活
邊
談
的
戲
。
婚
姻
和

事
業
這
些
人
生
大
事
的
決
志
，
就
在
這
些
細
碎
的
交
談
和
種

種
思
前
想
後
之
中
醞
釀
完
成
。
香
港
電
影
很
少
有
好
看
而
合

乎
庶
民
常
態
的
對
談
戲
，
不
是
太
誇
張
，
就
是
太
文
藝
，
所

以
我
們
的
交
談
戲
都
不
耐
看
。

王海生

百
家
廊

霄
　
櫻

勿當「冤大頭」

狗．廟會．看戲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這書細膩描述了上海淪陷時

期的都市文化。 作者提供圖片

■我的小黃狗現在在哪裡呢？ 網上圖片


